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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t7 作品）

这样好的天气里，我要参加一个初中同学的葬礼。

人回忆最丰盛的时刻除了分手、结婚和临终，还有一个，就是在熟人的葬礼上。

看着躺在棺木里的，他的尸体，我回想起了初中时代，那段被霸凌的灰暗日子。

 

还记得是初一的分班考试，坐在后边的男生踢着我的椅子。

“卷子给我抄一下！”

我没有回头，也没有理他。

这是我人生犯过最严重的错误。

如果我当时回头了，就能发现坐在我身后的是隔壁班猴子，我们学校的校霸。

铃声响起。

考试结束了，我的噩梦也开始了。

老师刚走出教室，我就被猴子的手下死死围住，门“啪”地一下被反锁。

“好学生很了不起嘛？”猴子面目狰狞。

说完，他一手捏开我的嘴，一手抓起讲台上的粉笔塞进我嘴里。



我的舌尖刚碰到粉笔就被吸走了水分，粗粒的质感剐蹭着我的喉咙。

我想要吞下去，结果一阵恶心，吐了出来。

“还敢吐！”猴子一气之下，操起桌上一瓶红墨水就砸向我的脑袋。

我脸上一凉，红墨水顺着眉毛往下流。

我低头看见墨水瓶在地上滚动着，完好无损，原来我脸上的不是红墨水，是血。

猴子警告我：“如果你敢告诉你爸妈，我就杀了他们。”

我点点头，没有告诉猴子其实他想多了。

和爸爸离婚后，只关心麻将的妈妈，根本不会关心我。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自行车胎被扎满了图钉，我的校服上写满了洗不掉的“傻逼”。

我的午饭每天都被倒进垃圾桶，我的身上总是带着各种形状的伤痕。

但是父母、老师、同学，却没有一个人发现，就好像我是隐形的。

直到那一天，那是很平常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挨了顿毒打。

最后，被猴子一脚踹到墙角的时候，我看到了倒在一旁的男生，那是我们班新来的转学生，叫何畏。

 

猴子走后，我起身，熟练地拍掉身上的鞋印。

而何畏，满脸愤恨，仿佛随时要去复仇。

我说，一看就知道，你是第一次挨打吧。

我把经验之谈传授给他：挨打的时候，即使鼻子再酸，也要忍住，绝对不能哭，因为那只会让你遭受更猛烈的羞辱。

我拉何畏起身，把他身上的鞋印也拍干净。

我说，还有什么想问的？

何畏看着我的伤口，问，你疼吗？

被打我没哭，然而这句话，让我哭了。

原来，我想听这句话已经很久了。

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这是第一次，有人发现了隐形的我。

 

哭过之后，我装作没事发生过一样，摆出了前辈的姿态，对何畏说：“这方面，我比你有经验，今后，我罩着你……啊啊

啊！！！”

还没装完逼，我就尖叫起来。

一个不知从哪窜出来的野狗，把我打回了原型。

何畏帮我赶走野狗，说了句：

“今后，我也罩着你。”

从此，何畏和我成为了朋友。

我们一起挨打，一起受伤，一起清洗校服上的污渍……

有他的陪伴，我的疼痛感都减少了一半。

何畏是我最好的朋友。

何畏是我唯一的朋友。

 

有一次猴子带着几个人把我拖到垃圾站，打得格外用力。

说我头发太长，拽着我的头往墙上撞了三次。

说我脸太白净，用脚踩了我的脸五次。

何畏冲过来，用力推开了他们。

我被放开了，所有人把何畏围住，拳打脚踢，猴子冷冷看着，默默点了根烟。

最后，他们把何畏架起来。

猴子深深吸了一口手上的烟，用剩下的烟头狠狠地朝何畏眼睛的方向烫了下去。

 

“滋”一阵焦糊的味道。

我一把攥住了猴子的烟头。



疼痛从手心散发，直冲每个指尖，钻心的疼，我咬牙忍住，没有流一滴眼泪。

这次，我不是怕被猴子打，而是怕何畏担心。

猴子被激怒了。

我们在垃圾堆里被打了很长时间，似乎永远不会结束。

好痛，我觉得我也许要死了。

 

猴子走后，我们躺了好久，才挣扎着爬起来。

我哭了。

何畏摸着我身上的伤口，说，别哭。

何畏也哭了。

最后，他擦干眼泪，说，我不要再哭了，我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

我也曾无数次暗暗下定这样的决心，可是整个初中，从没能从猴子的霸凌中逃脱。

但我们将要升入高中，以猴子的成绩上不了的高中。

也许，将要到来的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高中开学那天，我走在全新的校园中。

也许因为校服好看，也许因为阳光很暖，也许因为可以看到一个暑假没见的何畏，我的心情很棒。

我一转弯，迎面撞上一个人。

抬起头，我看见了猴子。

原来猴子也在这所高中，他的成绩上不了这所高中，但他的钱可以。

我们又成了同学。

原来，我从来就没有希望逃脱。我放弃了抵抗。

无处不在的猴子，用他的尖头皮鞋狠狠给了我几脚，崭新的校服上留下了新鲜的黑色印记。

真特么痛。

我抱着腿蹲在地上，忍着眼泪，留出后背给他打。

这时何畏出现在猴子的身后。

在我被欺负的时候，救我的人永远都只有何畏。

何畏捡起了一根木棍，脚步坚定，朝我们走来。

我知道他会举起棍子，冲猴子的后脑打去，猴子会暂时倒下，然后他会拉着我逃离。其他人会马上追来，准备把我们打个半

死，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像往常一样，抱在一起，帮对方挡住最重的伤害……

我的想象还没结束，一阵痛感钻入大脑。

何畏举起的棍子，落在了我的身上。

那熟悉的，狠毒而嘲弄的表情，在何畏的脸上显得那样陌生。

我又愤怒又困惑，质问何畏，为什么？

何畏说，我早告诉过你，我不会再哭了，不会再过以前的日子。

原来这就是他给自己找到的出路。

 

原来暑假的时候，何畏早早知道了会和猴子同校的消息，整个暑假，何畏都在给猴子擦鞋。终于，猴子说可以“不计前嫌”，收

何畏做小弟，条件是开学之后，他要打我一顿。

而现在，何畏做到了，他狠狠地抽了我一棍。

这一棍，他成了猴子的伙伴。

这一棍，我不再是他的朋友。

这一棍，我又变回了一个人。

我挨过很多次打，都抵不过这一棍，这一棍把我最亲近的人，变成了我最恨的人。

这一棍太痛了，我宁愿我已经死了。

 

之后，何畏混得风生水起，不久后就和猴子势均力敌。

后来，我们这些被霸凌的学生都得到了短暂的安宁，因为猴子和何畏开始了内斗。



高二那年，何畏和猴子打了一架，两人都被学校开除了，只不过猴子被打进了医院。

何畏也算厉害，韬光养晦了这么久，终于把仇报了，虽然这绝对不是正确的方式。

我一点都不意外，也毫不同情他。

我始终无法原谅他的背叛。

更无法原谅他从受害人到施暴者的转变。

 

那之后，被霸凌的日子结束了，隐痛还在，来源不是猴子，而是何畏。

我只是带着对何畏的怨恨，度过了高中余下的日子。

高考结束后，我领到了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同一天，何畏因为捅伤了人被抓了起来。

我的人生已经重启了，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大城市去上学，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可是何畏，已经没有未来了。

 

上学、毕业、工作，我进入了成人社会，不用再为突如其来的拳脚而担惊受怕，可是从来只有好得了的伤疤，没有忘得了的

疼。

也许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和何畏之间有个清算。

我等到了这一天，我跟何畏分出了胜负。

遗像里，何畏似乎还是高中的样子，因为可笑的江湖恩怨已经失去了生命，输得很彻底。

他曾经是照进我黑暗生活的唯一的光，现在却是我面前的一具尸体。

看着何畏的尸体被塞进火化炉，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眼睛好酸。

不行，我赶快提醒自己，绝不能有一点的恻隐，我应该为他的死感到高兴才对。

 

葬礼上，旁边有一个胖子一直在抽噎。

我只好递过纸巾，说，他值得你这么难过吗？

胖子说，何畏是个好人。

我冷笑，胖子却毫不察觉，絮絮叨叨地跟我攀谈起来。

胖子说何畏一直对他分外照顾，是为了保护他，才意外捅伤了人，结果坐了牢。

后来胖子跑去看守所，问何畏，为什么要这么帮我？

何畏云淡风轻地说，因为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胖子问，什么样的人？

何畏说，一个曾经保护过我，而我也想保护的人。

胖子问，是你喜欢的人吗？

何畏点了点头，说了声，嗯。

胖子说，一定是个胖姑娘吧？

何畏指了指胖子的手说，不，是因为这个。

 

胖子扬起手指给我看，他的手心里有一颗圆形黑色的痣，像一颗按钮。

我突然感觉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我不由得握紧了手心，握紧了那颗圆形的黑色烟疤。

胖子的声音还在不停地钻进我的耳朵，我却什么也听不见了。

 

我想起来了。

高中之后，何畏成了校霸，跟猴子内斗，把猴子赶出学校，从此，我再也没有被欺负。

我从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我回想起被猴子烫伤的那天，和何畏一起，哭了很久很久的那天。

何畏说，我不要再哭了，我不要再过这样的日子。

我问他，真的可以吗？我们真的可以不再被欺负，不用再哭了吗？

何畏擦了擦脸上的泪，轻轻捧起我的手，指着手心的黑色烟疤，说，你看，像不像一颗按钮？

我点点头。



何畏说，只要按一下，就可以重启你的人生了，不再被欺负，也不用再哭了。

我笑了，何畏真幼稚。

何畏却没笑，很认真的样子，用食指靠近我的手心，假装按下我手中的“按钮”，郑重地说了句：

“重启。”

 

何畏真的重启了我的人生，以他的未来，他的人生为代价。

我摊开手掌，看着手心里，那颗圆形的黑色烟疤。

他真傻。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接起电话，电话那头，是我的女儿。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马上。”

“爸爸，你为什么在哭呀？”

“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们一起挨打，一起受伤，一起哭，一起笑。

当他以恶毒的姿态再次出现时，我恨死了他；

而他死后，我才明白他恶毒的姿态里，藏着想保护我的苦心。

也许，有些人，一直伪装自己， 只是想让一个人，不受伤害，不再哭。

PS：这几天带黄小污出差，很多人听说她就是月薪5万的助理之一，很好奇，想知道月薪5万的人，过着什么高大上的生活。

黄小污说，其实完全没有，我平常很随意，这次为了出差，我还专门去买了一些新衣服……

对方问，你买了什么牌子的衣服啊……

他们想象中，黄小污应该穿香奈儿之类的吧。

黄小污说，ZARA……

哦漏。从此黄小污有了一个新外号：穿ZARA的女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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